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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富传承”作为高净值人群重要的财富目标，内涵早已

超越物质财富规划，无形资本传承越来越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组

成部分，家族精神的传承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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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承”作为高净值人群重要的财富目标，内涵早已超越物

质财富规划，无形资本传承越来越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族精神的传承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瑞士私人银行业在设计私人银行客户精神传承方案时，常常建议

私人银行客户在家中或子女常在的地方展示与家族精神相吻合的字

画或其他收藏品——“赋精神于实物”。 

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曾国藩的同事资本传承以及李鸿章的婚姻

资本传承等，而翁同龢翁氏家族的藏书传承家族精神则是“赋精神于

实物”的无形资本传承代表案例。 

翁同龢家族自其父亲翁心存起，到翁家的最后一位进士翁斌孙，

翁氏家族创下了“父子两帝师、一门五进士、一家三巡抚”的丰功伟

绩，后人中也不乏佼佼者，如在美国留学的翁万戈等。 

翁氏家族的成功之道在于翁氏将藏书、用书与为善、立业的家族

精神进行有机结合，以家族藏书为载体实现家族精神的有序传承，对

当下家族企业创始人想要传承家族精神颇具启示意义。 

藏书 ：两代人的共同努力 

翁氏为明末以来常熟八大家族之一。 

1588 年，翁愈祥考中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从七品），自此，

翁氏家族耕读而仕，以文入世、经世，成为世家望族。翁氏家族藏书

源于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成就翁氏藏书“中国清

末九大藏书之一”。 

以现在的官职序列来看，翁心存的父亲翁咸封官至连云港教育局

局长，由于父亲为官清廉，家境还是比较贫寒的。为贴补家用，翁心



存不得不到一些藏书楼去校勘书籍，以赚点外快。事实上，翁心存将

看起来很苦的一份差事变成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借助这些藏书资源，

快速增补才学，版本、校勘、鉴赏的能力都有所增强。 

翁氏藏书的来源有家传、购买、抄录和交换四个主要途径。文人

间藏物的互相欣赏、传抄、交换等均是富有文化内涵的活动，翁氏在

与文人交往中，以典籍为媒也是常有的事，翁氏藏书中有一部分也是

受赠之书，即“交换”。抄录即现在所说的“手抄本”。 

翁氏家族在购买方面的藏书故事颇多。常熟当地的陈揆家族，世

代都是儒生，藏书颇为丰富，陈揆本人更是爱书如痴，在考场失意之

后，将毕生的精力全部用在积聚、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上。去世之后，

养子不懂收藏，只懂变卖。翁心存不忍心看到这些藏书落入凡夫俗子

之手，遂“以原价收购”其十之四五，约四五万册，这构成了翁氏藏

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翁心存的谆谆教诲下，翁家子孙都爱书，也爱读书，更是能靠

才学一展宏图。 

大儿子翁同书 1846 年考中进士，在扬州江北大营工作期间，在

琦善军中供职。战火纷纷时期，仍不忘购买流转于扬州的宋元明三朝

秘籍孤本，可惜大营几次失守，购买的藏书也遭损毁。为避免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后期他将购得图书寄往京师家中，最多一次竟多达 100 

多种。 

小儿子翁同龢高中状元，成为帝师，在购书方面的经典故事就是

“五顾《集韵》”。据日记记载，1865 年二月初十到十五日六天中，

有五天每天一次到书店与老板商谈购买《集韵》一书，最后收入囊中，



如此执着的聚书精神跃然纸上。 

 

守书 ：诗书与生命同重要 

私家藏书与公家藏书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公家藏书与朝代兴衰

相始终，私家藏书则与家族聚散相伴生。 

如前所述，翁氏藏书的第一桶金来自于陈氏藏书，原因在于陈家

的养子不懂收藏。作为翁氏藏书的创始人，翁心存也深知这一点，所

以在从陈氏手中购得的《丁卯集》上专门写过一段话告诫子孙要好好



守住翁氏藏书。大意如下 ： 

稽瑞楼藏书大半已化为云烟，这本《丁卯集》及元刻《丽则遗音》

都是陈揆当年以高价从黄氏那里买来的，幸好没有卖掉。陈揆已经离

世，他挚爱的书也没能留在家中。现在我马上要回京师了，留下这几

句话给子孙，你们一定要妥善收藏。 

翁氏藏书的继承人中翁斌孙 17 岁考中进士，是翁家在清末的最

后一位地方大吏。清帝退位，翁斌孙退居天津“读书自娱”，而对收

藏一事亦乐此不疲，至此翁氏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翁家后代如翁之熹、翁之廉和翁万戈等均处于翁氏藏书的“守书

阶段”，所以翁万戈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说自己是一名“守藏家”。 

20 世纪初，“翁氏藏书”传到翁同龢曾孙翁之廉手中。在天津

居住期间，觉得北方天气干燥，易于保藏，便将一部分精品转移到天

津，其余的仍藏于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中。 

1919 年，翁之廉过世，翁氏的天津藏书传到由弟弟翁之熹过继

来的儿子翁万戈手里。翁万戈，1918 年出生， 1938 年赴美留学，

1953 年加入美国籍。 1947 年回国期间，了解到国内时局动荡，遂

将属于其名下的祖传书画、古籍及杂物装箱，借助煤船将其转运上海，

然后再利用其岳父的关系将其运到美国，1949 年年初抵达纽约，存

入曼哈顿贮藏公司。 

简言之，翁氏后人在翁氏藏书的守书阶段功不可没，否则，也不

可能有今天存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处的翁氏藏书。 

传书 ：家族精神文化传承 

翁氏藏书的传承路径可分对私和对公两个层面进行阐释。 



对公层面而言，翁同书一支的藏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翁之熹

悉数捐给国家图书馆 ；翁同龢一支的藏书在翁万戈手中以出售和捐

赠的方式被收入上海图书馆，如 2001 年 4 月，通过中国嘉德公司

牵线搭桥，由上海市政府出资 450 万美元，买下了尚存翁万戈手中

的藏书。 

2015 年，翁万戈将包括《翁同龢日记》手稿 47 册在内的一批

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2016 年，翁同书的五世孙翁铭庆又

捐赠了翁同龢早年日记 1 册。自翁心存算起的 1750 年到 2016 年，

266 年后，翁氏藏书实现了由私向公的完美转换，进而实现藏书价值

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翁氏藏书对私传承的实物路径则是始于翁心存，传给翁同书、翁

同爵和翁同龢三个儿子，接下来的一种说法是翁同书和翁同爵将其藏

书均传给了翁同龢。事实上，翁同书只是将其一部分藏书给了翁同龢，

一部分藏书传给其嫡孙翁斌孙，由其再传给翁之熹。翁同龢一支中将

其藏书传给曾孙翁之廉，然后再传给翁万戈。 

显见，翁氏藏书的传承路径则是选择家族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进行

传承，如翁同龢是二代中藏书最多的一位，翁同书和翁同龢儿辈的传

承信息暂缺，嫡孙和曾孙的信息中翁斌孙是翁氏家族中最后一位进士。 

事实上，翁氏藏书是以藏书为依托传承耕读的家族精神。如祖训

“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可见一般。 

再如翁同龢曾为翁家石梅先祠司永堂转联并书“绵世泽莫如为善，

振家声还靠读书”，此联总结了翁氏家族数代人的人生经历，又成为

对后代人的祖训，激励一代代家族成员为之努力。此语也道出翁氏家



族读书、用书与为善、立业的关系，强调诸多方面的统一。 

翁同龢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提联并书 ：“入我室则端人正士，升

此堂多古画奇书。”从中可以看出翁氏强调藏书、读书与端人正士之

间的关系，这种藏书思想或曰藏书精神、藏书文化给后人以无限启迪。 

翁氏家族通过藏书延伸的为善、立业家族精神经久不息。以翁万

戈为例，赴美学的是工程学，硕士毕业还是无法放弃家学，学油画、

电影，工作之余，一直研究家藏的书籍、字画，著有《翁同龢文献丛

编》等书。翁万戈专心整理家藏的书房——莱溪居，一方面取自镇名

“莱姆（Lyme）”以及边上的溪水，更是与祖屋“彩衣堂”相呼应，

承接二者的典故为“老莱子彩衣娱亲”。 


